
    “我也是《新民晚报》的读者，特别喜欢

体育方面的内容。”昨晚，其昌栈码头的邮
轮“水晶公主”轮再次搭载世界顶尖科学家

夜游浦江。在邮轮上，2016年麦克阿瑟天
才奖得主余金权这样表示。

两岸风景迷人，灯光绚烂的邮轮和东
方明珠成为科学家们首选的合影背景。“很

棒，我喜欢这一张。”指着手机屏幕，2018

年拉斯科基础医学研究奖得主迈克尔·格

伦斯坦的妻子对志愿者说道。
吃了几块甜点后，2018年菲尔茨奖得

主阿莱西奥·菲加利同样选择走出船舱欣
赏夜景。“这是我第 3次来上海，但我依旧

觉得它很漂亮。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
浦东的夜晚。”阿莱西奥·菲加利说。

相比这些对上海尚感到新鲜的科学

家，这次参与夜游浦江的，也不乏一些“上
海通”。“我可不是来上海，而是住在上海。

近几年，我每年都会在上海住上好几个月。
另外，我在上世纪 90年代前就来过上海，

可能比你对上海还了解。”2002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表示。他的妻

子说，自己很喜欢上海的一切，如果非要选

一个，那一定是上海的世纪公园。
同样多次来上海的，还有 2011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我第一次来
上海是 1987年。这是个美丽的城市，全球

著名，尤其是我们所在的黄浦江，两岸的建
筑展示了上海的力量。我很喜欢这里的食

物，悄悄告诉你，我用筷子吃东西。”丹·谢

赫特曼说。
随着灯光秀告一段落，音乐表演逐渐

吸引了更多的人。科学家们品着美酒，畅所
欲言。今年几位“新科”诺奖得主，说起对上

海的印象。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威廉·凯林将上海描述为一个魔幻的

城市：“我喜欢这里古建筑和现代建筑并存
的风格，也爱这里的灯光。上海充满能量，

是一座未来之城。”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米歇尔·马约尔说，若干年前曾在苏

州参会，会议结束后来上海玩了几天。而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雷

戈·赛门萨同样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他觉得
这里“很大，并且令人兴奋”。而对于第一次

来上海的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迪

迪埃·奎洛兹来说，今晚的灯光和黄浦江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期待看到更多的年轻面孔，似乎是参
与本届论坛的科学家的共同心愿。“在今年

的论坛上看到更多年轻人的身影，我很高
兴。相信这届论坛会给他们带去今生难忘

的体验。期待明年的论坛更精彩，并且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家加入。”2006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罗杰·科恩伯格此前表示。2013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副主席兰迪·谢克曼也表达了相似观点：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WLA，每次它的规

模都会更大一些、水平更高一些。我们希望
能传递帮助年轻科学家的理念，为参会的

他们提供更多研究资金上的帮助。”

当晚 8时 40分许，“水晶公主”轮靠
岸，科学家们仍在把盏言欢。直到 20分钟

后，他们才陆续离开，结束这次夜游浦江
之旅。

张泽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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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位“屠呦呦”，要等多久？
“最强大脑”给出的方向不约而同：年轻人和基础科研

顶尖科学家乘“水晶公主”轮夜游浦江
    本报讯（记者 郜
阳 曹刚）为期 3天的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昨天下午在沪
闭幕，全球 65位顶尖

科学家与十余位中国
两院院士、100余位海

内外青年科学家出席

闭幕式。论坛发布《科
技，为了人类共同命

运———第二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上海倡议》，

重申基础科学是社会
的变革性源泉；强调开

放、合作和科技共同体
的观念仍是支撑科学

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呼
吁促进对全球青年科

学家的支持；建设一个
健康的全球性科学生

态体系。倡议提出：让
惠及人类未来的科技

和科学家，承担起更多
责任，并以此为基石，

创造出更好的科技治
理模式。

三天论坛上，与会
科学家通过莫比乌斯

论坛、国际大科学计
划、青年科学家论坛及

八大主题峰会，交流思
想，分享经验。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

杰·科恩伯格昨天发表
论坛成果并致辞，再次

感谢上海为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所作出的

努力。上海市副市长吴
清在闭幕式上向所有

嘉宾发出邀请，相约

2020年再聚。

吴清还与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迈克尔·莱维特，为世
界顶尖科学家国际联

合实验室基地揭牌。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临港

集团、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及其上海中心、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

公司就“科学社区”等
合作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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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得主在邮轮上合影、交流

    滴水湖畔，会议间隙、媒体见面会、餐厅

偶遇，只要逮着机会，大家都会向这些顶尖
科学家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自然科学领

域，下一位“屠呦呦”，我们还要等多久？
“最强大脑”们的回答不约而同指向两

个方向：年轻人和基础科研。有的寥寥数语，
有的滔滔不绝，能带给我们反思，也留下了

可以借鉴的经验。

瑞士有没有“得奖密钥”？

“一篇高质量论文，远远强于十篇劣质
论文。”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士天

体物理学家米歇尔·马约尔笑着说。与这位
新科诺奖得主的偶遇，发生在第二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次日，在等人的间隙，他接受
了本报记者采访。尽管科学研究的初心不是

获得诺奖，但诺奖得主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反

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状态。不到 900万人口
的瑞士，涌现出众多诺奖获得者，其中是否

有“得奖密钥”的存在？
“发表论文对科研来说的确很重要。如

果长时间没有论文，你就‘死定’了！”马约尔
告诉我们，“但我们需要灵活面对这个问题，

不用过于夸大论文数量的作用。如果学生在
实验室里有好的结果，自然会得到专业期刊

的垂青。”马约尔还说，在瑞士申请科研经费
不会占用科研人员很多时间，经费申请周期

一般为每 3年 1次，审批流程也很快，一两
个月甚至一两周经费就能下达。正是凭借着

丰厚的研究资金，瑞士吸引着来自世界的

研究者，其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为瑞士培

养了一代代科学家。

基础科研有没有“冷热”？

2015年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华裔
科学家杨培东认为，从事基础科研，必须要

有明确方向和独特性。正在攻克冷门领域
的，可能做得很辛苦，却不被注意。“不管‘冷

热’，做基础性研究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
情。不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而是为了满足

对世界的好奇心，为了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

题，为了实现对自我的期待。”
“所谓的冷门，也不一定一直是冷门。也

许有一天会豁然开朗，解决某个重大问题。”
杨培东以日本科学界为例———过去二三十

年里，不少日本科学家孜孜不倦，不跟风，在
冷门领域耕耘多年，厚积薄发，有些人就开

拓了新领域，后来还得到一个又一个诺奖。

日本科研投入有何变化?

迈入 21世纪后，日本在 20年中已有 19

人获得自然科学类诺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是，无论经济快速发展还是经济形势严

峻，日本都坚持对于科研的投入，并把原始

性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的
核心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学界应

该鼓励那些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明白科学的
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科学在推动人类进步

中发挥的巨大作用。”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指出。令他担忧的

是，目前日本年轻学者正在远离基础科学，

转向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相关学科的博士毕
业生数量正在快速降低，“这对日本未来的

科学发展将带来不良影响”。
大隅良典说，美国很多大型企业非常支

持基础研究，有些富人愿意捐款支持。“这一
点在日本是没有的。不过近期也有了变化。”

大隅良典本人就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基
金会，用来支持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通

常如果有出色的研究结果，项目就会获得更
多的资金支持，但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究竟哪个课题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在初期
就为科研项目提供广泛的支持。”他说。

如何看待年轻人搞科研？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

特发现，对美国来说，1950年是个拐点。此

前美国获得的诺奖并不多，1950年后诺奖
得主激增，最近十几年，又有其他国家超过

美国。他分析，年轻科学家得不到足够拨
款，是美国诺奖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他反

复强调，应该让年轻人有更疯狂的创意。举
办本次论坛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要支持年轻

科学家。“研究显示，诺奖得主的主要成就几
乎都是在 30-50岁实现的。”莱维特直言，近

年来年轻人的受重视程度不够，

“在美国，46岁以下的基础科学家

变少，获得的拨款下

降，慢慢老去的科学

家反而获得了更

多的经费。”他认
为这有些“可

怕”，因为很多真
正的科研突破要

靠年轻人。
本报记者

郜阳 曹刚


